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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马》是萧袤20年前创作的童话，是他的
代表作之一。萧袤告诉我，《驿马》是他2000年
游览敦煌之后写的。2024年，他又一次到访敦
煌，在莫高窟的壁画上看到一匹天马，心有所
感，决定再为敦煌写一个故事，再写一匹马。这
就是他的新作《解忧公主和翼马》。

《解忧公主和翼马》的故事跟《驿马》不一
样，前者以十万言铺陈出童年的成长，后者以数
百字浓缩了千年的追寻。翼马和驿马，读音相似，
形象与风格迥异，我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两
匹马”可以窥探到萧袤创作童话的艺术变化。

实现叙事维度的破界。《驿马》以绘本常
见的重复句式、朴实深情的语言，营造出一种
回环往复的旋律，展现出历史绵延的诗意。
《解忧公主和翼马》这个故事概括起来并不比
《驿马》复杂多少，但呈现方式驳杂多变，突
破窠臼。起初我以为是一个历史故事，细看，
书里写的是一个小女孩童年的冒险与成长。

翼马的形象也不同于驿马，它是会变形
的，一会儿是布偶玩具，被藩王送给了女儿解
忧公主，一会儿是会飞的白马，被公主骑着玩
耍，一会儿又变成一个名叫丁宁的少年，曾经
是丁零之国的王子。这是一个富有东方特色的
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它既是一本童话，还有点
科幻故事和历史小说的影子。

这些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萧袤创作理
念的变化，童话需要的不是规则，而是童心、
童真与童趣，需要想象力与幽默感，需要真性
情和大情怀。童话的边界在哪里？我猜测他是
有意识地让叙事风格从“驿马”走向了“翼
马”，冲破驿路的束缚，自由无羁一路飞扬。

如果说驿马的叙事是老老实实，那么翼马
的叙事则是百无禁忌，而那潜伏在叙事底层的
诗意、力量和直抵心灵的温暖则是一致的。在
解忧公主的成长路径里，可以感触到以“和”
为核心的中国智慧，比方说面对猛兽怒吼，解
忧公主不是用暴力去消灭对方，而是用吞声龙
来化解噪声；面对巨人小七的孤独，公主也不
是对抗，而是倾听和理解。

两相比较，大致可以看出萧袤童话的叙事维
度在不断地实现破界与创新，且落笔日趋老练。

从呈现到重构，完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萧袤的创作大多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精神内
核，《驿马》和《解忧公主和翼马》的创作源
头都在敦煌，故事的起点都在汉代，同样展现
了古老历史的绵延诗意，以及传统文化的磅礴
之气，但两者呈现的方式并不相同。

《驿马》里出现的驿道、楼兰以及丝绸之路
的风光，是作为故事的背影直接呈现，让读者从
文字和画面里感受到雄浑与苍茫之美。《解忧公
主和翼马》则体现出萧袤近年来对传统文化与
历史典籍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探索，重构了一
个兼具文化厚度与童趣活力的童话世界。

这种转化策略主要体现在3个维度：
一是对传统意象的祛魅。比如《白泽精怪

图》中的猛兽被重构为因贪吃而被收服的角
色，消解了传统精怪的恐怖色彩。再比如将敦
煌壁画中的天马转化为兼具玩具、伙伴与时空
媒介功能的动态形象，既保留了敦煌艺术的奇
幻感，又通过“变形”与“穿越时空”等设定
增强儿童的代入感。

二是实现时空艺术的跨界融合。这里有时
空重构，故事在公主的童年、历史闪回与神话
时空之间自由切换，打破线性逻辑。这里也有
嵌套结构，模仿敦煌壁画“匣中匣”的叙事方
式，给读者讲“蚕马故事”。

三是通过儿童本位设计，实现价值观的当
代转译。作品的文字更像动画，热闹、幽默、
轻松、明快，语言亦庄亦谐，更贴近儿童的欣
赏角度。更让孩子动心的是解忧公主用泥巴捏
的“童乐园”——诸多细节无不让我们相信儿
童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体，还是一种世界观。

《驿马》让读者记住的是艺术的水准，而
《解忧公主和翼马》让读者记住的是艺术的风
格。作者对传统与创新的双重探索，不仅为中
国童话注入了文化自信的基因，更在文学性、
教育性与儿童本位的平衡中开辟了新的可能。

童年需要什么？今天的孩子需要什么？每
一位作家都会在自己的作品里给出答案。

怀特在《夏洛的网》里，借蜘蛛的口吻对
小猪威尔伯说：“永不匆忙，永不担忧。”这句
话打动了萧袤，促使他创作了《解忧公主和翼
马》，在这个故事里融入“永不匆忙，永不担
忧”的生活哲学，给孩子打开一个乐观、开
朗、幽默的天地，让他们看到责任与梦想，也
看到童年应该有无羁的飞扬。他让孩子们发
现，童话牵着日子的手，生命就很像童话了。

《解忧公主和翼马》

从驿马到翼马
□林彦

翻开《童谣：民族的摇篮曲》，如同
走进通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深处的桥
梁。那些曾经在乡野田间流传的童谣，
是历史长河中跃动的音符，轻轻触碰，
便能感受到整个民族跳动的脉搏。

《童谣：民族的摇篮曲》是儿童文
学评论家吴其南和学者黄夏青最新的
研究论著，是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文库”系列的
一部新作。作品以现代文学理论视角
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童谣，从多个角度
探讨童谣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演变等课
题，还补充了英语童谣在中国的译介
与传播研究，呈现了一幅生动的跨文
化传播图景。

该书以扎实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文
献为基础，凭借跨学科视野突破了传
统童谣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以灵活
的研究方法实现文化研究的范式创
新。但它没有用晦涩的理论把普通读
者拒之门外，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
童谣实例，阐释这些看似简单的歌
谣，如何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
代代相传。

作品开篇即以宏大的历史视野，
勾勒出童谣在中国古代的演变脉络。

早期童谣多是“谶谣”。这部分分析突
破了单一学科的研究框架，作者借用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互渗思
维”解读谶谣的神秘性，展现了该书
跨学科、多维度的童谣研究体系。

语言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沉
淀，这种特征在童谣中以方言的形式
呈现。作者认为“方言是养育童谣最
丰饶的土壤”。作者以《摇到外婆桥》
为例，对比了无锡话、北京话、温州
话等20余种变体，展现了同一童谣在
不同地域的多样形态。江浙版本中的

“舅母懒烧茶”与北方版本中的“妗
子，妗子，你不要瞅，荞麦开花咱就
走！”，不仅折射出方言差异，也暗含
了南北方家庭生活场景的微妙区别。
在口耳相传中，地域特色与集体记忆
被不断重塑，却又始终围绕核心母题
变化，正如作者所说的“永恒的变化
和大致的稳定”。关于“外婆桥”的童
谣，几乎每个中国孩子都会唱，它唱
的不仅是去外婆家的路，更是对温暖
亲情的一种记忆，是我们民族文化里
一个温暖的符号。

童谣的动态演进始终与历史发展
紧密相连。作品详细记录了晚清至五

四运动时期童谣的转变过程：从口语
到文字的媒介变革和从乡村到城市的
社会生活变迁。黄遵宪和梁启超等人
的创作实践，标志着童谣从民间口头
文学向作家书面文学的转变。童谣的
演进史，体现了民族文化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传承的辩证关系。正是
这种传承与创新的活力，让中华文明
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

童谣是一个民族的摇篮曲，一个
民族文化最初孕育的地方。从先秦名
著中的“孺子歌”到明清市井的“小
儿语”，童谣以声音为媒介，成为民族
文化记忆的宝库。童谣中有“二十
三，糖瓜粘”记录节日风俗，有“头
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强调农
耕时节，有“摇大船，打大鼓。阿娘
嬉，讨新妇。”展现传统生活方式细
节，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传递朴素的教育观念……童谣将宏观
社会生活转化为儿童可感知的微观体
验，通过游戏互动和审美浸润，在口
耳相传中强化文化认同感，使传统节
日、农耕智慧、家庭观念等文化基因
在韵律的重复中延续生命力。

《童谣：民族的摇篮曲》让我们重
新听见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在方言
的韵律中，在游戏的欢笑中，在旋律
的流转中。当口耳相传被数字媒介取
代，当亲切的乡音被人工智能讲读取
代，守护童谣不只是对儿时旋律的纪
念，更是为了绵延文化根脉。

《童谣：民族的摇篮曲》

守护民族记忆 延续文化根脉
□张怡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旅行家。
他们在旅行中陶冶情操，了解大自然，
洞察社会现象，并通过对旅行见闻的记
述，为中华文化添上了别样的色彩。

孔子周游列国，了解各地的风俗人
情。在旅途中，他遇到过很多困难，甚
至温饱都保证不了，但他仍不改初心与
大志。他曾在黄河边驻足，对这条伟大
的河流发出“泱泱大河”的感慨。他曾

“登泰山而小天下”，旅行对他人格的养
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的司马迁也喜欢旅行。无论
走到哪儿，他都访老问古，收集和梳理
了有关黄帝的传说和评价，并结合已有
文献撰写了有关黄帝的历史。他还撰
写了《史记》，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
远影响。

东晋的法显和尚也是一位很了不起
的旅行家。他到印度取经时，已经是60
多岁的高龄了。他走过我国大西北和中
亚广袤的沙漠戈壁，穿越了中亚的高山
峡谷。他的旅行记录也成了极为宝贵的
文献。同样去取经的唐代玄奘，也曾历经
千难万险。他在印度周游了十几年，留下
了许多有关沿途地理历史的记录，还为
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旅行家的出行条件都极为艰
苦，他们几乎没有交通工具，也没有通

信设备，基本上靠两条腿跋山涉水。可
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泰然处之，徐
霞客也是如此。

首先，他是以超越时代的科学眼
光来对沿途进行考察的。他的著作
《徐霞客游记》详细记录了所考察过的
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以及当
时的行政区划、城镇聚落、民族、风
俗等人文环境。其次，《徐霞客游记》
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的地理概念，比
如考证出长江的源流不是岷江，发现
了浙江雁荡山雁湖与大龙湫的关系，
还重新考证了澜沧江和怒江的流向。
再次，他对广西、贵州、云南地区的
喀斯特地貌进行了考察，是世界上对
此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人。

除此之外，我认为《徐霞客游记》还
体现出一种令人敬佩的科学精神。这
种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总是对自然界
中不合常理的现象问出“为什么”。对
于“长江源流是岷江”“中国最长的河
流是黄河”这些“常识”，他偏偏要去质
疑——为什么长江的水量要比黄河大
一倍，却没有黄河长呢？应当指出，徐
霞客之所以要把游历祖国山川大河作
为毕生的志向，也许部分是出于好奇
心。因为好奇，所以向往，所以出发。

徐霞客科学精神的第二个表现是

讲究实证。他对于雁荡山主峰之上有
一湖泊名为雁湖的文献记载很好奇，决
定亲自上山看一看。前两次，他在狭窄
如刀背、连脚都放不下的山脊上走过，
还将裹腿布解下当绳子攀爬悬崖，可都
失败了。不过这些都不能打击徐霞客
破解真相的决心，第三次终于排除万
难，成功登顶。

徐霞客科学精神的第三个表现是
百折不挠。考察溶洞时，他发现有的溶
洞洞口很小或位置偏僻，但还是会想办
法进洞。登黄山时，他不巧赶上大雪，
可他在崖壁上凿了几个能放半只脚的
小孔，就此通过。诸如此类不畏艰险的
事例数不胜数，徐霞客的朋友钱谦益赞
其具有“天地都无法磨灭的精神力量”。

《徐霞客游记（少儿彩绘版）》作者
张步天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他对徐霞客和《徐霞客游记》颇有研
究。这本书用生动活泼的语言，阐述了
徐霞客的生平、为人、所游历过的秀美
山川，以及所经历的惊险场面。另外，
他还评述了《徐霞客游记》一书的价
值，该书在国外的传播等内容，妙趣
横生的插图也令人兴趣盎然。

我很欣赏张步天教授在该书中所
说，“不读《徐霞客游记》，怎么能知道一
个人的信念能有多强大，一个人的意志
能有多么坚不可摧呢……几百年后的
我们，虽然很难像他一样不断踏上惊奇
的旅途，却请永葆一颗惊奇之心吧，一
颗略大于整个宇宙的惊奇之心。”

我希望这本书能激发大家对未知
世界的好奇与热爱，进而到大自然中陶
冶情操，培养勇于探索、不畏困难、不怕
挫折的科学精神和人生观。

《徐霞客游记（少儿彩绘版）》

到大自然中陶冶情操
□王守春

1992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飞翔
的蝉声》出版时，收录了一篇纪实散文
《遥远的星空——郭沫若与孩子剧
团》。这是我第一次写抗战中的孩子剧
团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一直留心和
搜集有关孩子剧团的史料。

1937年 8月13日，日寇在上海市
区疯狂轰炸，制造了惨烈的“八一三事
变”，大片平民住房毁于火海，无数家庭
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更有许多孩子成
为流浪儿。孩子剧团，就是“八一三事
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派专人组织、
照顾和领导的一个进步的儿童团体，其
中不少孩子是来自几所进步学校的歌
咏队员，还有的是革命烈士遗孤，报童、
流浪儿等。当时，这些孩子都住在一个
临时的难民收容所里。中国共产党派
人把他们组织起来，于1937年9月3日
正式取名为“孩子剧团”，一边照顾他们
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引导孩子们明白抗
日救国的道理，鼓励他们要不怕困难，
团结起来，为全国抗日救亡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宣传工作。孩子剧团诞生后，被
誉为“大时代里的小战鼓”，也被郭沫
若、茅盾等赞誉为“抗战血泊里绽放的
一朵奇花”。

剧团里有20多名小团员，年纪最大
的才19岁，最小的只有8岁。团长吴新
稼是湖北宜昌人，18岁到上海参加革
命，19岁成为孩子剧团的领导者。中共
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这支进步的少年

力量，决定由吴新稼带领孩子们穿过日
寇封锁线，踏上一边用演戏、歌咏等形
式宣传抗日、救亡图存，一边向大武汉
转移的漫长征途。

《孩子剧团》这部长篇小说，以孩子
剧团诞生前后以及从上海到武汉、到桂
林、再到重庆的转移过程为故事线索，
塑造了一群在全国抗战洪流中成长起
来的、来自不同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少年
奋斗者的形象，以及几位满怀救国梦想
的青年革命者形象。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火线”，
以上海码头和临青小学为故事背景；下
部“征途”，以汉口江岸的培心小学和武
昌昙华林为故事背景。孩子剧团在上
海、平汉线上、汉口、武昌和重庆的种种
经历，既是风雨激荡、同仇敌忾的大时
代的一个缩影，也是这些战火中的孩子
从懵懂、惊恐、惶惑，渐渐变得坚定和成
熟的成长过程。我在创作时，也努力通
过不同主人公的“小切口”，完成对他们
背后的家庭、亲人、老师、领路人故事的
讲述，以及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比如
小说主人公之一吴新稼有两个妹妹，一
个13岁，一个14岁，都追随哥哥参加
了孩子剧团，兄妹三人抱着“我们一起
战斗”的信念，在战争的烽火中得到淬
炼；小说里也塑造了阿根、阿桃、夏承祖
（阿祖）、曹云庆、壮壮、妮妮等有着不同
家庭背景和身世经历的少年奋斗者的
形象；还有小雅、小林等追求光明与进

步的年轻人。此外，抗战时期住在上海
和武汉的郭沫若、茅盾、冼星海、麦新等
文学家、音乐家，对这些孩子的影响举
足轻重，因此在故事里也有出场。

再现一群少年奋斗者的成长经历，
多侧面地呈现一个大时代的风雨和战
乱中的家国情怀，展现上海、武汉这两
座英雄城市的一段悲壮经历和独特的
城市精神，这是我在创作中时刻提醒自
己的“文心”与“主题”。

在故事里为掩护孩子不幸牺牲的

少女小雅，她给孩子朗诵过的一首诗
《红石竹花》，贯穿着整个故事。这既是
真实的故事细节，同时也是一个象征：

“红艳的石竹花呀，告诉他，革命者的情
谊地久天长。请你告诉他们，虽然那光
阴易逝，但我们的理想之花，必将迎风
怒放。”诗中的“他”与“他们”，与其说是
指他们的同时代人，不如说是一代代后
来者。是的，美丽的少年理想之花，是
任何困难、黑暗和寒冷都无法阻挡的，
它们必将迎风怒放。

所以，我在小说里也重点展现了特
殊的时代里，中华民族“国破山河在”“少
年强则国强”“只要孩子们在，中国就不
会亡”的坚定信念，展现了中华民族同仇
敌忾、永不屈服的民族性格，展现了战火
阴霾里的人性之美、理想之光，以及孩子
们乐观地憧憬着未来的童年之梦。

孩子剧团的故事，是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绽放的
一束金色小花，一簇浸润着奋斗的血雨
的青春之花。我希望，今天的小读者能
在这本书里找到某种光明，从这些少年
奋斗者的身上，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奋发图强，虽饱受挫折，却依然
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不断浴火重生的
精气神。正如当年孩子剧团刚抵达汉
口时，茅盾给孩子们的题词中所言：“谁
对于民族前途抱悲观的，请看看这一队
冲开了敌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泼
的未来的中国主人！”

《孩子剧团》

少年理想之花必将迎风怒放
□徐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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